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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外核桃源
陈应松

漾濞， 一个奇怪的县名， 这儿有

条漾濞江， 古称蒙嶲、 勐嶲， 还有样

备， 这都是彝族语的译音吧。

去漾濞的光明村， 要在盘山公路上

盘旋两个小时。 我们与雨雾一起盘旋，

这是美丽的雨雾， 森林在两边蓊翳荫

郁， 而绿色显得有些古老。 两旁都是核

桃林， 可以看到粗壮的、 怪异的核桃

树， 那是岁月太久的痕迹， 风霜雨雪把

它们扭曲削凿， 但枝头却硕果累累， 仿

佛生命每年都可以新生和重生。

我们的车终于爬上了一个山顶 ，

此为彝族村庄， 用树枝造型的门廊上

写着四个大字： 云上村庄。

我们到了云上， 云端之上， 云雾

之上， 云海之上。 这是一个诗意盎然

的浪漫村庄。 但也许过去的生活是冷

峻的， 严酷的。 六月天， 天气有着深

秋的寒意， 要不是这郁郁葱葱的树木，

我们的情绪会下沉。 进入村庄， 这个

地方叫鸡茨坪， 是光明村的一个自然

村， 全是彝族人。 这个古村的彝族房

子不多， 但古核桃树证明这个村庄的

年岁。 这是一个核桃打脸的村子， 走

在村路上， 抬头是核桃， 扫脚是核桃，

一不小心， 核桃就撞你满头满怀。 那

些不堪重负的核桃树， 委枝地面， 果

子躺在地上生长， 也没人管顾。 房子

和人换了多少茬， 树没换， 这些古核

桃树都在 300 年以上 ， 最老的 1500

年， 有古核桃树六千多株， 挂牌保护

的就有 600 株， 树高有的达三十多米，

一个院子一棵核桃树就遮蔽了天空 ，

单株产量丰产年份达 500 公斤。 栽树

的彝人祖先， 你何等伟大， 老得像精

怪的树， 结嫩得像精灵的果， 每户人

家门口都是这种古树。

农业部在这里立了一块大石头 ，

上刻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云南

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 二○一

三年五月”。

光明村的核桃种植历史悠久， 人

人都是种植专家， 现在光明村核桃种

植面积达 1.2 万多亩， 人均一百多棵，

年销售核桃八百多万元， 人均核桃收

入 1.2 万元。 还在核桃林下种植粮食、

中药材， 发展生态养殖。 光明村还有

一支活跃在全国的 600 人左右的核桃

嫁接专业队伍， 春节一过就会出发到

重庆、 广西、 四川、 西藏等地从事核

桃嫁接服务。

这个古村成了大理苍山的特色旅

游村， 因为它在云上， 又有营养丰富

的核桃， 又有那么多古核桃树， 游客

如织， 不畏山路， 在此居住的外地人

也不少。

我们去老查家， 他一家门口就有

四棵古核桃树 。 去老查家有指示牌 ，

老查叫查洪祥， 现在， 石门关旅游公

司用他的地建了家客栈， 叫 “核桃客

栈”， 客栈虽然时尚， 但核桃保护得很

好。 公司每年给毛利的 7?， 这是他小

儿子查守杰的。 两个儿子分了家， 各

分了五百多棵核桃树， 即便现在 5 块

钱一斤， 也有七八万元收入———当年

可是卖过二十多元一斤的。 小查曾是

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人， 驻黎巴嫩， 现

在他回来了， 种核桃， 搞民宿， 幸福。

在整个大理的苍山西坡， 在漾濞

大地 ， 竟然有古核桃树十八多万棵 。

唐宋以来， 这里的核桃一直是大宗商

品和贡品 。 这种泡核桃果大 ， 壳薄 ，

仁白， 味美， 是我国核桃中的最好品

种 ， 入编 《中华之最 》， 漾濞被誉为

“中国核桃之乡”。

我在老查家吃着泡核桃， 壳用手

捏即破， 油质多， 咬在嘴里油津津的。

这种核桃榨出的核桃油是保健食品 ，

含丰富的维生素 E， 油呈清澈的黄绿

色 ， 做菜用此油 ， 香味正 ， 味道好 。

过去核桃榨油是用大石杵， 现在找不

到这种榨具了。 这里的妇女过去上街

会把干核桃仁用头帕包起拎到集市上

卖 ， 一公斤干核桃仁可卖六七十元 ，

一头帕干核桃仁卖完了， 就买一大袋

大米背回去。

我在村里看到， 这里的院墙篱笆

也是用古核桃夹的 ， 处处是核桃树 ，

有一棵核桃神树， 有 1160 年。 这棵核

桃神树， 每年村里都要祀拜， 它就是

彝族人心中的萨秘母。 传说彝族姑娘

萨秘母 ， 为了寻找一捏即破的核桃 ，

听了老虎的话： 人与铁核桃树合为一

体， 就会成为泡核桃， 于是她牺牲了

自己 ， 才有了彝族人种植的泡核桃 。

每年， 彝族人为念她的好， 围在这棵

神树下载歌载舞， 献上祭品， 希望神

树萨秘母保佑彝族后代， 依靠核桃过

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些古核桃树上的核桃， 对城里

人来说， 是一种诱惑。 2017 年 9 月 27

日， “大理漾濞古树核桃果权慈善义

拍” 活动在上海国拍大楼拍卖厅举行，

光明村 22 株古树核桃果权现场拍卖价

突破 51 万元， 1 号古树核桃卖出了 10

万元的高价， 单株年均价突破上万元。

8 号古树核桃卖到了每公斤 297.14 元。

我们在陈树军家吃饭 ， 六月了 ，

此地雨一下， 风便冷， 大家烤火， 剥吃

着核桃。 他家只有一百多棵， 收入三万

元， 但餐饮可赚十万元。 这儿的风景没

说的， 最高处 4122 米， 马龙峰， 还有

玉局峰。 他说靠山吃山， 靠核桃吃核

桃， 核桃花一串串， 过去不叫它花， 也

不勾引蜜蜂， 现在成了美食， 还有核桃

炖羊脑、 核桃扣肉、 核桃炒腊肉、 核桃

八宝饭、 核桃肉丸子、 核桃叶炒火腿、

核仁荷叶饼、 核桃糕、 香酥核桃、 青椒

煸新鲜核桃仁、 核桃仁炖鸡蛋、 核桃炖

猪脚、 核桃馅汤圆、 核桃拌生皮、 核桃

粥。 核桃树上有寄生的松萝， 松萝用开

水一焯， 凉拌清火。 寄生的白参， 开水

焯后凉拌也是美味。 还开发出了核桃茶

和核桃酒， 都好喝。

彝族人从不砍树 ， 心善如草木 ，

这样的村庄就有救了。 世外桃源， 加

一 “核” 字即可： 世外核桃源。

这些种梨种核桃的祖先很好理解，

但 一 千 年 不 破 坏 不 砍 ， 却 很 难 想

象———多少战乱 ， 多少狂热 ， 莫非千

年来这些村庄没遇到一个手贱之人 ，

没遇到一把斧头？ 中国的农耕社会在

这里如此完美优雅存续， 自然山川在

这里如此昌盛郁勃自得， 我觉得对于

那些自鸣得意的 “现代文明”， 这里有

静默的大智慧 ， 有顽强抵抗的基因 。

山川草木一旦站稳是不可战胜的， 无

论是水边的村庄 ， 还是云上的村庄 ，

得古木而活， 得清水而媚， 这些云水

胜景， 是现代文明最需要的灵魂营养。

松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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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的第 16个中文译本
冯 玮

“术业有专攻”。 外文的专业学术论

著最好由专业人士翻译， 是学界共识。

但学界还有种说法： 专业人士做翻译，

无异于做 “慈善”。 因为， 学术评价体

系和稿酬制度， 明显有 “鄙视” 译著之

嫌。 所以， 自 2008 年翻译出版了 《昭

和时代见证录》 后， 无论英文和日文，

我都再没有翻译片言只字。 年前， 上海

译文出版社邀我重译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鲁思·本尼迪克特的 《菊与刀———日本

文化诸模式》 （简称 《菊与刀》）。 他们

认为， 我通晓英语和日语， 长年研究日

本 ， 是承担这项工作的 “绝佳人选 ”。

经过考虑， 我接受了这项邀约。

1946 年出版的 《菊与刀》， 1948 年

由东北大学英语课教授长谷川松治译成

了日文 ， 并在 1967 年进行了修订 。

1974 年 ， 黄道琳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繁

体字版《菊花与剑》， 由中国台湾华新出

版有限公司出版。 1987 年， 由孙志民、

马小鹤、 朱理胜合译的该书第一本中文

简体字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迄今

为止， 《菊与刀》 已有 15 个中文译本。

中文译本是按照原著还是日文译本翻译

的 ？ 为什么我要再次重译 ？ 理由很简

单： 原先的译本存在诸多错讹。 这些错

讹既影响读者理解原著， 也影响读者了

解日本。 我作为日本的专业研究者 （编

注：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日本

研究中心研究员）， 有责任进行匡正。

一、《菊与刀》及其现实意义

《菊与刀》 这本由外国人撰写、 被

誉为 “现代日本学开山之作” 的著作，

1946 年问世后即引起广泛关注 ， 迄今

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 发行量超过三

千万册 。 1948 年 ， 日本东北大学长谷

川松治教授将此书译成日文， 由日本社

会思想社出版 。 1951 年 ， 《菊与刀 》

被收入日本 《现代教养文库 》 。 1967

年， 《菊与刀》 由长谷川松治修订后再

版。 迄今为止， 该译本已重印 95 次。

日本 《民族学杂志 》 1950 年第 5

期， 专门制作了 《本尼迪克特的 〈菊与

刀〉 给我们的启示》 特辑。 日本各相关

领域的著名学者， 给予了 《菊与刀》 高

度赞扬。 法学家、 著名评论家川岛武宜

认为： “本书作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

叹。 尽管作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 但

她却搜集了如此之多和如此重要的事

实， 并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

了日本人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 此

外， 绫部恒雄在 《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

理论》 序言里写道， “本尼迪克特是文

化模式论的创始者， 同时也是该学说唯

一的推动者和促进者”。 南博在 《日本

人论 ： 从明治维新到现代 》 一书中指

出 ， “本尼迪克特以文化人类学的方

法， 剖析了连日本人自己也没注意的地

方。 可以认为 《菊与刀———日本文化诸

模式》 是外国人写的日本人论中最杰出

的一本”。

当然， 《菊与刀》 也遭到了一些日

本著名学者的批评。 川岛宣武在赞赏的

同时也指出， “《菊与刀》 在试图结构

性地把握日本文化的特质方面值得肯

定 。 然而 ， 她过于偏向 ‘静态考察 ’，

缺乏 ‘动态考察’”。 虽然这一批评相当

中肯， 但我认为， 日本文化具有顽强的

韧性， 本尼迪克特的 “静态考察”， 对

我们认识和了解今天的日本， 仍不无裨

益———

例如， 她指出日本文化属于 “耻的

文化”， 即人们很看重外界对自己的评

价， 而西方文化属于 “罪的文化”， 强

调内省和自律。 直到今天， “不给他人

添麻烦” 以免遭他人侧目， 仍是日本人

的基本行为准则。 例如， 《菊与刀》 第

三章的标题就是 “各得其所”， 即强调

每个人的言行与地位、 身份相符。 今天

的日本社会依然是 “纵向社会”， “等

级意识” 在日本社会须臾不可忽略。 日

本人见面递名片， 主要就是为了明确彼

此的身份即 “等级”。

例如， 本尼迪克特指出， 日本人有

时循规蹈矩， 有时放浪形骸。 今天的日

本人不依然如此？ 例如， 日本人在战时

拼死相搏， 战后却对占领军顺从配合，

令盟军感到意外。 究其原因， 除了天皇

的威望， 更因为日本人有 “迷途知返”

的国民性。 从 “和魂汉才” 到 “和魂洋

才”， “和魂” 始终不变。 “和魂” 的

本质是什么？ 就是 “以强者为师， 与强

者为伍”。

二、 原著中的讹误

1961 年 6 月 ， 历史学家津田左右

吉在题为 《〈菊与刀〉 的国家： 论外国

人的日本观》 一文中指出， “由于本尼

迪克特毫无批判和鉴别地运用资料， 因

此在许多地方造成讹误 ” 。 他指出 ，

“八纮一宇是军部利用明治之前的国学，

进行对外扩张的妄想， 而本尼迪克特似

乎对此一无所知”。 本尼迪克特是否真

那么 “无知”， 我不敢妄断。 但 《菊与

刀》 存在一些错讹， 属不争事实。 我作

为一名专业研究人员， 可以依赖专业知

识纠正原著中的讹误。 这是我重译 《菊

与刀》 的重要原因。 以下试举几例原著

的错讹：

作者写道 ， “1862 年 ， 日本拉开

了结束封建锁国时代的帷幕。 一个名叫

理查森 （Richardson） 的英国人在萨摩

藩 （鹿儿岛县） 被杀”。 实际上， 这起

事件于 1862 年 9 月 14 日发生在横滨生

麦村， 史称 “生麦事件”。 当时， 四名

骑马的英国人遇上萨摩藩实权人物岛津

贵久的仪仗队， 不仅没有下马， 而且有

匹马受惊闯入仪仗队， 令本已愤怒的武

士挥刀砍杀， 造成一死二伤。 因为是萨

摩藩武士砍死了理查森， 本尼迪克特误

以为发生在萨摩藩 。 本尼迪克特说 ，

“‘生麦事件’ 就是英国为惩罚萨摩藩而

炮轰鹿儿岛港”， 也不确切。 英国为惩

罚萨摩藩而炮轰其港口街道， 史称 “萨

英战争”。

作者写道，“明治的政治家们非常清

楚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 。 1880 年 ， 宪

法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侯爵前

往英国， 就日本当时遇到的问题征询赫

伯特·斯宾塞的意见”。 然而， 木户孝允

1877 年 5 月 26 日去世， 1880 年怎么可

能被派赴欧洲？ 实际上， 当时被派赴英

国的是金子坚太郎子爵 ， 而且是 1889

年。 这一年他携 《大日本帝国宪法》 英

文未定稿前往欧洲， 会见了斯宾塞。

作者写道， “‘仁’ 在日本被排斥

在整个伦理体系之外 ， 完全不享有

‘仁 ’ 在中国伦理体系中的崇高地位 。

在日本， ‘仁’ 的读音是 jin， 即使身居

高位也不必具有 ‘仁’ 的品格 ‘施仁政’

或 ‘行仁义’”。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实

际上， 七世纪初圣德太子推行改革， 建

立 “冠位十二阶”， 即用六种深浅不一的

帽子颜色划定官员级别， 就是以 “德仁

义礼智信” 命名。 第 56 代惟仁天皇以

后， 天皇的名字大都带有仁字。 第 100

代干仁天皇以后， 除第 109 代是女天皇

兴子、 第 117 代是女天皇智子， 其余天

皇的名字都是 “×仁”， 直至当今第 126

代天皇德仁。 怎么能说， “‘仁’ 在日本

被排斥在整个伦理体系之外”？

作者写道， “妓女都住在合法经营

的妓院”。 实际上， 从 1528 年公娼制正

式建立到 1958 年 《卖春防止法》 实施，

卖淫在日本虽然合法 ， 但限于规定区

域———“游廓”。 大多数妓院都以 “茶水

屋” 等 “挂羊头卖狗肉” 的方式经营。

作为私娼卖淫场所的 “江户四宿”， 即

新宿、 板桥、 品川、 千住， 也属非法经

营。 称 “妓女都住在合法经营的妓院”，

显然是错误的。

三、 日译本的讹误

《菊与刀》 的原型， 是本尼迪克特

1944 年应美国中央情报局要求撰写的

报告 ， 题为 “日本人的行动方式 ” 。

1946 年 ， 本尼迪克特对这份报告进行

修改后， 以 《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

式 》 的书名发表 。 2012 年 ， 《日本人

的行动方式》 日文本译者福井七子撰文

称， “中文译本大多数参考了 1948 年

长谷川松治的日文译本 ， 而且无视原

文， 随意添加删减处颇多”。 由于中文

译本仅商务印书馆的中文译本注明 “本

书据美国波士顿河畔出版社 1946 年出

版的英文版和东京社会思想社 1967 年

出版的长谷川松治译日文版译出”， 其

余版本均未见版权说明， 福井七子的指

责是否属实， 难以判定。 但我注意到，

中文译本的一些错讹和日文译本的错讹

完全一致。 可以认为， 日文译本是中文

译本错讹的源头。 本着 “言必有据” 的

原则， 试举两例。

“忠犬八公” 的真实故事， 在日本

家喻户晓 。 “八公 ” 是一条秋田犬 ，

1924 年被他的主人上野秀三郎教授带

到了东京 。 有着狗 “忠诚 ” 秉性的八

公， 每天早晨目送主人上班， 傍晚跑到

涩谷车站等候主人回家。 一天， 上野秀

三郎在学校里突然脑溢血， 经抢救无效

去世。 但 “八公” 依然每天去涩谷车站

等候主人……后来， 八公也去世了， 人

们在涩谷车站为它塑了一尊雕像。 这座

雕像今天依然矗立在涩谷车站的入口

处。 本尼迪克特在 《菊与刀》 第五章中

叙述了这个故事。 她写道， “日本小学

二年级课本有一个小故事， 题目叫 ‘不

忘恩’， 就表达了这个意思。 Hachi 是一

条可爱的小狗。 它出生不久就被一个陌

生人带走了……” 1935 年 12 月发行的

日本普通小学教养课教材第 2 册， 确实

有这个故事 。 “八公 ” 日文发音是

Hachico， 但没有去过日本 、 不懂日文

的本尼迪克特， 却错写成了 Hachi， 而

长谷川松治教授则未加匡正地译为ハチ

（Hachi）， 以致很多中文本译者以讹传

讹译为 “哈奇” 或 “哈齐”。 错译的只

是一条小狗的名字， 反映的却是对日本

社会文化的了解程度。

原著第八章标题是“Cleaning One’s

Name”，长谷川松治教授译为 “污名を

すすぐ” （“洗刷污名”）。 或因为受日

译本的影响， 中文译本该章的标题也均

与 “洗刷” 有关。 例如， 国内 S 出版社

的译本是 “洗清名声 ”； T 出版社的译

本是 “洗刷名誉 ”； Z 出版社的译本是

“澄清名声”。 但是， 本尼迪克特在本章

开宗明义写道， Cleaning One’s Name，

“就是使自己的名誉不受玷污的责任”。

应该怎么做？ 作者写道， “一个自尊的

日本人必须坚忍不拔和自我克制。” 例

如， “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 男人

面对痛苦和危险时必须镇定自若”。 很

显然 ， “Cleaning One’s Name” 的本

义是对名誉的 “维护”， 不是或不仅是

名誉遭损后的 “洗刷”。 因此， 我译为

“名誉保洁”。

原著第九章的标题是 “The Circle

of Human Feeling”。 英语 feeling 主要有

两个义项， 一是感受， 二是感情。 作感

情解是复数 feelings。 长谷川教授显然

忽略了这个细节， 将该章标题译为 “人

情の世界”。 或受日文译本影响， 所有

中 文 译 本 均 大 同 小 异 地 将 “ human

feeling” 译为 “人情”。 例如， F 出版社

的译本是 “人情世界”； M 出版社的译

本是 “谨遵的人情世故 ”； S 出版社的

译本是 “人之常情 ”； T 出版社的译本

是 “人类情感的圈子 ”； Z 出版社的译

本是 “情感天地”。

必须指出， “人情” 一词出自 《史

记·太史公自序》 的 “人情之所感， 远

俗则怀”， 意为人之常情、 人与人之间

的情谊、 情面等。 原著作者在该章中论

述的， 显然不是 “人的感情”， 而是包

括 “享受” 和 “忍受” 两方面的 “人的

感受”。 她写道， “日本人在生活中相

当重视洗热水澡， 视之为享受”。 “按

照日本人的看法， 非自愿的绝食———断

食 ， 能够考验一个人意志是否足够坚

强”。 “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培养的另

一种感官享受。” 因此， 我将这一章的

标题译为 “人的感官世界”。

四、 不可或缺的译注

严复在 《天演论》 中提出的翻译标

准， 即 “信、 达、 雅”， 得到广泛认同。

但我认为 ， 除此之外 ， 辅以必要的译

注， 也是衡量译著优劣的标准。

日文译本和中文译本， 均有很多词

不达意之处。 例如， 原著第十一章标题

是 “ Self -Discipline” ， 日译本为 “修

养”。 中译本没有跑偏， 均译为 “自我

修炼” 或 “自我训练”。 但该章有一个

关乎日本人 “自我训练” 方式的关键词

“expertness”， 日文译本和中文译本大都

未能通俗易懂地表达原义 。 原文是 ，

“在以培养 ‘能力’ 为目标的自我训练

之 上 ， 还 有 一 种 更 高 的 境 界 叫

expertness。 日 本 著 述 者 在 论 述

expertness 时 ， 没有向西方读者解释清

楚何谓 expertness。 专门研究这一问题

的西方学者， 则往往对其不够重视”。

Expertness 这个词 ， 长谷川松治教

授译为 “练达”。 M 出版社和 S 出版社

等中文译本 ， 也译为 “练达 ”。 F、 J、

S、 T 等多家出版社的译本译为 “圆

熟”； 另有一家出版社的译本译为 “当

行”， 等等。 何谓 “练达”？ 中文释义是

“指阅历丰富， 通晓人情世故”。 但是，

本尼迪克特所谓的 expertness， 是指

“在意志与行动之间 ‘完全贯通， 毫无

阻隔’ 的体验， 犹如正极直接导向负极

的电流。 没有达到 expertness 境界的人，

意志与行动之间存在像绝缘板一样的障

碍物”。 因此， 我将该词译为 “通达”。

至于译为 “圆熟” “当行” 是否正确，

留待读者诸君判断。

《菊与刀》 是写给西方人看的， 作

者引用了一些西方典故。 但是， 这些西

方的著名典故， 可能使中国读者不知所

云 。 例如 ， 作者在第十章引用了两个

《圣经·新约 》 中的典故 。 其一 ， 他写

道， “谈论复仇必要性的人说， ‘复仇

须自重’， 并不是说 ‘在敌人头上堆起

了燃烧的木炭 ’ ” 。 我为此加了译注 ：

“在敌人头上堆起燃烧的木炭 ”， 典出

《圣经·新约》 保罗致罗马人书： “你的

敌人若饿了 ， 请给他吃 。 若他渴了 ，

请给他喝 。 这样 ， 你就在他头上堆起

了燃烧的木炭 ” ， 意谓 “以德报怨 ” 。

其二， 作者写道， “按照我们的经验，

人是 ‘依其秉性 ’ 行动的 。 我们区分

绵羊和山羊， 是根据其诚恳还是奸诈，

喜欢集思广益还是固执己见”。 我也加

了译注： “我们区分绵羊和山羊”， 典

出 《圣经·新约》 马太福音， 称与牧羊

人区分绵羊和山羊类似 ， 耶稣将聚集

在他面前的民众 ， 分为应该称赞的人

和应该诅咒的人 。 之后 ， 人们常藉此

形容对不同的人的区分。

同样， 有些日本社会文化知识， 很

多中国读者也可能陌生。 例如， 作者在

第十一章中写道 ， “日本佛教各宗派

中 ， 最世俗化的宗派的僧侣也娶妻生

子， 享受天伦之乐”。 我为此加了译注：

“‘最世俗化的宗派’ 是日本独创的净土

真宗。 净土真宗的始祖亲鸾主张 ‘僧俗

一如’， 即僧和俗不必划分得那么清楚，

遵守那么多清规戒律 ， 可以 ‘肉食带

妻’ 即吃肉娶妻。” 再如， 作者在第十

二章 “儿童教养” 中写道， “小学高年

级孩子有时会在家里 ‘谨慎’， 反省”。

文中 “谨慎 ” 一词 ， 用的是日语发音

“kinshin”。 我为此加了译注： “‘谨慎’

是日本独特的一种处罚， 类似于禁闭。

按照规定， ‘谨慎’ 期间不得外出， 白

天不得开门。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也曾受

过这种处分。”

另外有些词， 虽然是汉字， 但在汉

语中没有对应词。 例如， 作者详尽论述

了日本人的 “義理 ” 。 她这么写道 ，

“日本人常说 ，‘义理最难承受 ’。 如同

一个人必须尽 ‘义务’ 一样， 他也必须

尽 ‘义理’。” 她用的是 “義理” 的音译

Giri。 她解释道， “英语中不存在与义

理相同的词 ”。 何谓 “义理 ”？ 《现代

汉语词典 》 的释义是 ，“言论或文章的

内容和道理”。 《广辞苑》 关于 “義理”

的释义， 一是 “为人处世的正确行为”，

二是 “即便不悦也不得不采取的行为”。

所以 ， 我认为如 F 出版社的中译本 ，

将第八章的标题生拉硬拽地意译为 “对

名誉的情义”， 是错的。 但是照搬 “义

理” 这两个汉字， 也容易产生歧义。 我

的做法是依然使用 “义理” 二字， 辅以

《广辞苑 》 中的释义 。 为什么这么做 ？

我举个例子： 日本人称岳父岳母或公公

婆婆为 “義理の父”“義理の母”， 即便

不悦也不得不孝敬。 和 《广辞苑》 关于

“義理” 的释义相符。 我重译的第 16 个

中文版 《菊与刀 》， 共有 108 个译注 。

我认为， 这些译注对读者理解原著和了

解日本社会文化， 是不可或缺的。

一些中文译本的确存在不少低级错

误 。 例如 ， S 出版社的中英文对照本 ，

居然将第三章中的 Barbarian-subduing

Generalissimo， 即 “征夷大将军 ” （简

称 “将军”）， 译为 “征服野蛮人的大元

帅 ”。 F 出版社的译本将第十一章中的

Swamis， 译为 “印度教牧师 ”， 殊不知

“牧师” 是新教神职人员， 原意是 “牧

羊人”。 印度教的 Swamis 含义很广， 可

以是专家学者或先知贤哲， 但肯定不是

“牧师 ”。 我的处理办法是音译并加译

注： “斯瓦米 （Swami）， 在梵文中的原

意是 ‘出家人’， 是对学者、 专家等的

一种尊称。”


